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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当代短篇小说作家，被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门罗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

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向读者展示了她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本文分析了艾丽丝·门罗《逃

离》显性进程中所体现的逃离主题，但在情节发展背后，隐性进程中暗含了女性异化主题，并在此主题

意义上形成一种颠覆性。即女性逃离的最后是无处可逃，女性的最终选择仍是屈服于现实。反映了门罗

对女性所面对的生存困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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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ntemporary Canadian short story writer, Alice Munro is called as “master of the contempo-
rary short story”. Munro focuses on the survival state of women and the tangled relationship be-
tween people meanwhile presenting readers with a keen observation of real life.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overt progression of escape in Alice Munro’s “Runaway”, but behind the plot develop-
ment, the covert progression implies the female alienation progression and thus forms a subver-
sive theme. That is, the final outcome of women fleeing is that there is nowhere to run and the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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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 choice of women is still to surrender to reality. It reflects Munro’s concern about the existen-
tial dilemmas faced by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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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门罗的短篇小说以日常生活中细微记录的形式，其中包含对生活的体悟和人性的思索，以小见大。

门罗被称为当代契诃夫，她总能在短小的篇幅中提供纵深视角，通过对“时间的精妙处理使其总能在有

限的叙事空间中展现出复杂的生命体验”[1]。 
短篇小说《逃离》讲述了女主人公卡拉厌倦了原生家庭的生活，而离家出走，嫁给了马术教练克拉

克，婚后依靠经营马场维持生计。然而琐碎、压抑的婚姻生活，让卡拉难以忍受，并在西尔维亚的资助

下逃往了多伦多。在逃往的路上，卡拉选择折返，放弃了逃离，回到了丈夫身边。国内外学者不乏有从

女性主义、自传性特征、以及从叙事学等视角进行研究，但从双重叙事进程的视角去分析文本的较少。

本文试图从双重叙事进程的角度去挖掘《逃离》中暗含的女性异化主题，即卡拉看似顺应了父权制，回

归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但是父权制对女性的限制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暗含了门罗对女性逃离的反讽，逃

离的最后是无处可逃。平行又隐蔽的隐性叙事进程提供了更多主题意义、丰富了人物形象和为读者带来

更多的审美价值。 
国内叙事学学者申丹提出“从亚里士多德对情节的关注到当代学者对叙事进程的探讨，批评家们往

往聚焦于以情节中不稳定因素为基础的单一叙事运动”[2]。国外学者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将叙事

进程定义为“一个叙事建立其自身前进运动逻辑的方式，而且指这一运动邀请读者做出的各种不同反应”

[3]。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将精神分析与叙事学结合“将叙事视为阅读过程中，文本‘内部能量、

在张力、冲动、抗拒和愿望’构成的动态系统”[4]。申丹认为“迄今为止，在研究整个文本叙事运动时，

关注对象是以情节中不稳定因素为根基的单一叙事进程”[2]。同时，申丹创造性地提出了“隐性叙事进

程”：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进程，一个是情节运动，也就是批评家们迄今所关注的对象；

另一个则隐蔽在情节发展后面，与情节进程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上与情节发展形成

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2]。并认为在整篇文章中，显性和隐性叙事进程互相平行，情节发展本身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5]。挖掘隐性进程这一与情节并行的叙事暗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

意图与主题。 

2. 显性叙事进程之女性逃离主题 

在门罗短篇小说《逃离》以卡拉的两次逃离为情节发展。卡拉在原生家庭中是被忽视的，她不受重

视，她的父母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她的亲情关系淡泊。遇见克拉克后，卡拉希望逃离自己的家庭，

嫁给克拉克去过一种真实生活，而不再依附家庭，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但此时她还是涉事未深，这

一次的逃离多少反应了她的幼稚和不成熟。正如她母亲说“他会伤了你的心的，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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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卡拉出走后，收到了唯一来自母亲的信，信中说“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6]。卡拉将第一

次逃离视作是追寻“真实的生活”，“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永

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6]。 
然而，卡拉在嫁给克拉克之后发现婚姻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幸福，小羊弗洛拉丢失后，卡拉再也

忍受不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

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疯了，有

时候又觉得他疯了”[6]。在得到西尔维亚的资助后选择了出走，开始第二次逃离，但在出走的大巴上，卡

拉认为克拉克仍在其生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无法真正的离开克拉克，于是其又选择了回归。在显性叙事

进程中，卡拉的逃离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选择逃离父权制的掌控，去追寻自己心中理想的生活。 

3. 隐性叙事进程之女性异化主题 

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想要逃离父权制是《逃离》的显性主题，但当我们仔细研读，会发现另一隐性

主题，即父权制下女性的异化，以及女性最后无处可逃的根本原因。 
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离，

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7]。当物质扭曲人性，使人性本

质丧失，此时人就处于被异化的状态。马克思首次将“异化”这一哲学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并提出

了劳动异化的四个方面：劳动对象(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质的异化、劳动与劳动者以及人与人关系异化。

“当资本主义不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造成的结果是情感

与理智、个人与政治的分离”[8]。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发展使得女性异化成为必然。 

3.1. 女性作为妻子的异化，受困于男尊女卑的枷锁 

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里分析了作为政治制度的父权制，她认为两性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

的关系。男性运用父权制在各个方面对女性进行控制，资本主义的到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

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增强。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下，女性受到了压迫，女性作为妻子在无形中被异化了。

“工人在异化过程中被迫同自己的劳动过程和产品相分离，而女性和工人一样，由男性控制”[8]。 
父权制让女性处于附属地位，卡拉为了从原生家庭中出走，投靠了克拉克。克拉克是男权社会的代

表，对待卡拉一直用暴力和家长式命令的方式，统治着卡拉。克拉克所代表的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而

卡拉就像小羊弗洛拉一样，一直顺从，听话。 
卡拉在婚姻生活中逐渐被异化了，她编了一个关于贾米森先生的谎言，只是为了激发克拉克的兴趣。

“她急切地想讨他喜欢并刺激他，同时也使自己兴奋起来”[6]。而克拉克试图让卡拉利用此事起诉贾米

森先生，以分得诗歌奖的奖金。“他(克拉克)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教导她，她试着转移话题，可是他紧紧咬

住不放”[6]。父权制试图控制女性，抹杀女性作为独立个体所拥有的价值，但是女性渴望证明自我价值。

卡拉不愿意听从克拉克的建议，并且已经烦透了他这么说。小羊弗洛拉丢失后，卡拉再也无法忍受克拉

克的火爆脾气，和一尘不变枯燥的婚姻生活。卡拉试图逃离充满野兽气息，没有公道的婚姻生活，这代

表了女性意识对男权思想的挑战，是女性异化的一个象征。当卡拉决定逃离了以后，她开始意识到一味

的依靠男人是行不通，她得自己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实现经济独立。她开始想摆脱“他者形象”，她的

女性意识再次觉醒。 
克拉克从来没有把卡拉当作一个独立完整的人，卡拉的回归更加使克拉克确信他自己这一观点，他

只认为卡拉是他的妻子，是受他支配的。我们可以从他质问西尔维亚的对话看出： 

“我来是要告诉你，我不喜欢你干涉我跟我老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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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还是个人呢，”西尔维亚说，虽然她知道自己最好是缄默不语 

“不光是你老婆。” 

“我的天，是这样的吗？我的老婆也是一个人？是吗？多谢提醒”[6]…… 

《逃离》中对卡拉被异化的隐性叙事进程的描写，体现出门罗对当代被异化女性的关注以及对造成

这种异化的男权社会的讽刺。 

3.2. 女性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异化 

在没有被异化之前。卡拉是一个天真、开朗、活泼、乐观的女孩，她与西尔维亚的相处中，她带给

西尔维亚很多温暖。“卡拉正在精力充沛地喷着水擦着玻璃，当她见到西尔维亚在看她时，便停下活儿，

将手臂大大地张开，就像贴在那儿的一个十字架，并且还做出了一个滴水檐怪石兽似的鬼脸。两人都笑

了起来，西尔维亚直觉得这阵大笑像股嬉闹的溪流，贯穿她的全身”[6]。西尔维亚很喜欢和卡拉一起交

流，也与卡拉相处的很愉悦。 
但是卡拉第二次逃离回归之后，逐渐与西尔维亚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漠和残酷。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使

人异化为极端冷漠、残酷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非人，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思想情感，是矛盾冲突的关系[9]。
卡拉回归家庭后，面对西尔维亚·贾米森太太，不再有昔日的友情，仿佛是陌生人似的。她把贾米森太

太的信捏成了一团，接着她在水槽里将它点燃。“她打开水龙头，然后铲起这些黑黑软软、让人憎厌的

东西，放进马桶用水冲掉”[6]。卡拉在人与人关系中，处于弱势，想要逃离，却无处可逃。 
贾格尔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女性在各个方面承担了异化”[10]。卡拉最终面对的是无法逃离的困境，

无法真正实现自由。这说明必须彻底消除性别等级制度，尊重性别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女性的解放，

才能使女性逃离于父权制的压迫。 

4. 隐性叙事对显性主题的挑战 

隐性叙事进程是与情节并行的一种叙事运动，是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隐性进程具有较强的隐

蔽性和间接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些看上去琐碎离题的细节组成。“当我们发现有的文本成分从情

节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足轻重时，不要轻易将其放置一边”[2]。同时，“隐性进程不断挑战显性进程，引

导主人公与其初衷逃离背道而驰”[11]。隐性进程的发展在主题上构成了反讽性，并挑战了显性主题。 
在小说的开头，描写的是西尔维亚太太从希腊度假回来的情节，“在汽车还没有翻过小山——附近

的人都把这稍稍隆起的土堆称为小山——的顶部时，卡拉就已经听到声音了。那是她呀，她想。是贾米

森太太西尔维亚从希腊度假回来了”[6]。开头这一情节看似与主题无关，甚至颠覆了逃离的主题，暗暗

构成了一股叙事暗流，与卡拉最后结局的“回归”相呼应。 
在《逃离》中不乏有对一些看似离题的东西的描写，例如关于“活动房屋”的说法问题：“卡拉还

从来没怎么看过活动房屋，对这种东西她也不这么称呼，像她父母一样，她认为这么称呼是装腔作势。

还有人住在拖车里，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一辆拖车跟别的拖车还能有什么区别。可是当卡拉搬进来，

选择和克拉克生活，她便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了。从那时起，她开始用”活动房屋“这个说

法，而且注意起别人是怎么装修和布置的了。他们挂的是什么样的窗帘，他们是怎么油漆饰条，又是怎

么搭出很有气派的平台、阳台和附属披屋的”[6]。对活动房屋的描写，看上去对于情节发展无足轻重，

琐碎离题，但是却暗含了门罗对女性逃离的反讽，卡拉想要逃离家庭，去寻找真实的、自由的生活，但

原生家庭的观念却无时无刻印刻在她思维模式中，印在骨子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逃离的。 
小羊弗洛拉是贯穿《逃离》整篇小说的一个意象，门罗通过对小羊弗洛拉的描写，映射出卡拉的命

运。弗洛拉出逃后又莫名回来，看起来温顺，实际上阴晴不定，难以捉摸。“山羊的脾气是很难捉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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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克拉克说，“它们看着挺温顺，其实不真是那样。特别是在长大之后”[6]。隐性叙事进程中，弗

洛拉是卡拉在残酷的父权制社会下、枯燥的婚姻生活中唯一的陪伴。“她不开心的时候，马儿们是从不

正眼看她的，可是那只从不拴住的弗洛拉却会走过来挨蹭她，而且那双黄绿色眼睛里闪烁着的并不完全

是同情，倒更像是闺中密友般嘲讽的神情”[6]。小羊弗洛拉是卡拉的化身，刚被克拉克带回来的时候它

完全是克拉克的小宠物，在马厮里呆久了之后，弗洛拉更依赖卡拉，弗洛拉的结局暗含了卡拉的结局，

对弗洛拉的描写，颠覆了显性的逃离主题。如果卡拉选择逃离，那必然走向毁灭。 
同时，门罗在《逃离》中对天气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天气的变化，也暗含卡拉心态的转变。小说的

开篇即描写了没完没了的下雨天，“早上醒来，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雨声，很响地打在活动房子屋

顶上的声音”[6]。天气不好，卡拉和克拉克马场的生意也变差了。卡拉和克拉克生活的地方是“特别潮

湿、特别没有生气的地角”[6]。潮湿的天气使卡拉的生活变得沉重和压抑。婚姻的枯燥让卡拉忍无可忍，

最终决定出逃。而值得读者注意的是，卡拉在决定第二逃离后，天气就突然变得很好。当卡拉回归家庭

后，没完没了的雨便彻底停止，一直持续晴朗的好天气，同时马场的生也变好了，克拉克的态度也有所

转变。门罗通过描写天气的转变，在隐性叙事进程中，挑战了显性逃离的主题，说明了女性终究无法逃

离父权制的压迫，女性所谓的逃离家庭不是解决问题的原因，而回归现实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 

5. 结语 

本文结合申丹的叙事学的理论对门罗《逃离》的双重叙事进程进行了分析，隐性进程的背后暗含了

女性“无处可逃”的命运。反映了门罗对女性生活的关注。对隐性叙事进程的关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审

美价值，更加有助于探索作品的不同主题。门罗用她细致的观察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女性情感生活中

所面临的困境，试图捕捉生活的本质。同时，也暗含了对女性命运的哲思。正如门罗自己所说的“生活

充满不确定性”只有直面生活，才能获得最终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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